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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人称吃早餐叫“过早”。很
早以前普通市民过早通常是吃汤饭。

汤饭是剩菜剩饭加水煮软而成，
是最简单、最经济的早餐。

我也喜欢吃汤饭，这个爱好是小
时候养成的。很多出产稻米的地方，
都有吃汤饭的习惯。

我好久没有吃汤饭了，几天前，
突然很想吃汤饭。不想还好，一想到
就感觉很馋，巴不得马上能有汤饭吃
才好，尽快解馋。

我会煮饭，煮汤饭就更加简单，
第二天早上自己动手煮汤饭！

早餐连续吃了四五天汤饭，过足
了瘾，解够了馋。昨天买了面条，今
天改吃凉拌面。

汤饭虽然是老百姓家常便饭，现
在吃汤饭的人却不多，很多年轻人根
本就没有吃过汤饭。偶尔在酒席宴
上看到有一钵汤饭，那是为了解酒释
腻，权当稀罕，并不当饭。其实餐馆
汤饭里面的饭粒都没有煮开，质量还
不如我做的汤饭。

为了增加年轻人对汤饭的了解，
有必要给汤饭做一个名词注释。

“汤饭”或称“烫饭”，上海人称

“泡饭”。就是将头一天吃剩下的大
米干饭，也称“现饭”，加适量的水煮
开煮软后食用。

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缺粮的国家，民
以食为天，节约粮食是老百姓的头等大
事。吃汤饭就是老百姓勤俭持家，节约
粮食的好办法，好传统，好习惯。

据说以前上海人也有吃泡饭的
习俗，家家户户早餐都要吃泡饭。
聪明的上海人很会生活，吃泡饭既经
济又省时省力，节约粮食和时间。现
在的上海人，还保留这个好传统，好
习惯。

在汤饭里加入青菜和油盐同煮
叫“青菜汤饭”，不加青菜和油盐叫

“白水汤饭”，在汤饭里加入菜蛋肉等
多种配料叫“什锦汤饭”，将剩菜剩饭
一锅煮叫“杂烩汤饭”。

有人喜欢吃青菜汤饭。有人喜
欢吃白水汤饭。什锦汤饭人人爱
吃。杂烩汤饭也美味。

我比较喜欢吃青菜汤饭，青菜汤
饭味道鲜，有一股青菜香味，色香味
诱人。我有时也喜欢吃白水汤饭，白
水汤饭细嚼慢咽有点甜，风味独特耐
人寻味。我在吃白水汤饭时喜欢用

酸盐菜下饭，酸盐的菜酸味会令人食
欲大开。热天我喜欢吃冷却了的白
水汤饭，它有解暑降温的功效。

汤饭是老百姓的家常饭，方便、
简单。

在粮食短缺的上世纪60年代，粮
食计划供应，稀饭多，干饭少，剩饭更
少，有汤饭吃不容易。

改革开放后粮食多，剩饭多，汤
饭多，吃汤饭容易。

后来，早餐店多，早餐品种多，味
道好，价格便宜，随时随地可以就
餐。现在人会享受，嫌麻烦，不愿动
手煮汤饭，又嫌汤饭口味单调营养不
全面。渐渐地，吃汤饭的人也少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社会上流
行一种说法：隔夜饭菜有毒，不能吃！

刚刚吃了几天饱饭，奢靡之风乍
起，后来越演越烈，吹得人们不敢吃
隔夜饭菜和汤饭，吹得人们忘记了吃
汤饭的历史。

现在每天大量的粮食被浪费，剩
饭剩菜在垃圾桶里发臭腐烂。

隔夜饭菜有没有毒不知道 ，但
我觉得汤饭是很好的早餐，没有添加
剂，卫生、安全。

民以食为天。美食是人类生存
的基本条件，也是追求幸福生活的美
好愿望。幅员辽阔的国土上，人们繁
衍生息，勤劳拼搏，追逐梦想，在劳动
中感受丰收的喜悦，在生活中体会美
味的滋养，在旅途中感受行走的味道。

旅行中的美食和日常生活中的
用餐，有时我们往往只是专注美食，
在意果腹，注重味蕾的体验，而忽视
了它所包含的丰富内涵和独特的文
化韵味。食材的生长环境，饮食的营
养结构，都蕴含着文化特质。浓郁的
人文情怀，悠久的传承基因，这些构
成了行走中美食必不可少的要素，也
是不可缺失的味感记忆。比如食用
春笋，不单单满足食物的浑然天成，
同时也点燃了对春色的向往，清新的
感觉，通过口舌，让春天的气息浸润
心里，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蓬勃生机。

对于美食，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
口味，满足于饱食。美食文化寓意深
刻，给我们提供了自然的馈赠、人间
的美味。每一道菜肴都有它美丽的
传奇，每一道美食，都蕴含其人生哲
学。我们品味的不单单是美食的味
道，还有生活中行走的辛苦酸甜。

一年四季的岁月流转，行走的味
道里，饮食是我们普普通通日子里最
朴素也是最亲近的生命伴侣。食材
的取舍和调配，烹饪的技法和搭配，
无不充满了科学和智慧。普通而寻
常的日子，在美食的作用和保养下，

流动着动能和暖意，也滋生了唇齿留
香，对生活对未来激情澎湃，向往无
限，于箸长碗短之间，探索解密美食
的密码，开启味道之旅。

湖北恩施大峡谷风景区，我们刚
下车，热心的当地人便迎上前来，隆
重推介恩施特色美食——“土豆”，并
再三表明“这里的土豆与众不同，不
尝遗憾！”景区沿路，设有多家摊点兜
售。从外表看，这儿的土豆与我们平
时常见的土豆并无二致，都是圆圆的
形状，大小不等，有的土豆皮上同样
附着少许细细的沙土。我特意留心
观察，摊点上土豆制作程序十分简
单，并不复杂，先将土豆用清水洗净
晾干，然后放进电锅里煮熟、油煎，呈
现外焦里嫩，色泽金黄时，就可食
用。问了几家店铺，几乎是统一价，
10元一小纸桶，一纸桶大约能装10个
左右的土豆，老远就能闻到扑鼻的香
味，直勾食欲。我当即买了一小纸
桶，尝尝，果然名不虚传，入口软糯，
回味绵长，易消化易吸收，味道好极
了，味蕾瞬间被激活。我的同伴禁不
起美食的诱惑，也纷纷品尝，爱不释
手，一边吃一边说：“这儿的土豆的确
与别处的不同！好吃！”

后来了解得知，恩施拥有世界最大
的天然富硒生物圈，国际权威机构授
予恩施“世界硒都”称号，为我国稀有
的富含硒土壤，加之高山昼夜温差大，日
照时间长，这里生产的土豆和茶叶享誉

国内外，由此风味自然与众不同。
美食是行走的家园。味道的滋

养总是潺潺流水般润泽心田，伴随回
家的脚步。回到乡下老家，家人们总
是默默地为我做好一切，没有更多的
语言。刻在骨子里的亲情和纯朴善
良，从来不会刻意表达，而是自然而
然地真情流露。亲朋好友给我带来
富有乡土质地的美味，崇尚纯朴、自
然、简约的食材。对于游子，有时美
味能够治愈归来的灵魂。

老家是鱼米之乡，著名的“无为
板鸭”，还有被誉为“千里飘香”的“咸
菜臭豆腐”，最能开启人的味蕾，勾起
对家的回味。虽说并不是珍馐美馔，
但是独特的家乡风味，诱惑我情不自
禁浮起儿时的记忆，对于自小生长在
江南水乡，放过麻鸭，推过石磨豆腐
的人来说，这份珍贵的记忆，最能触
动心底软柔的地方。其实，这时的美
味已经超越了它本身的意义，尝的是
亲情，品的是乡愁，恋的是故土。古
法传统烹调，追求简单，扑鼻的香气，
馥郁的农家味，就这样透过唇齿，漫
过心头，浸润浑身每一个感知细胞，
成为生活的主角和牵挂，即便是漂泊
天涯，行走四方，一辈子都无法忘怀，
终生伴随。

生活的酸甜苦辣，如同人生四处
奔波的每个阶段，守望自然，怀想家
园，调制一日三餐的百味，走向岁月
深处，遥望幸福的远方。

九江人说话总带着水汽，“走湖”是甘
棠湖畔的闲适，“走江”却是长江边的修
行。每日清晨，我总要去会会老邻居。它
不像湖那般温润如玉，倒似块未经雕琢的
璞玉，浪头里藏着千年文脉的棱角。

我感觉，从九江人嘴里说出来，“走江”
又是个新鲜词。城区人流行绕甘棠湖、南
门湖兜转，唤作“走湖”，我住在长江边，专
拣江堤行走。水与人一样，圈定是圆滑的
归宿，流淌却是它本分的生命。

堤下沿江原先都有石阶，江水涨了又
退，给那石阶啃下了斑驳的印记。每当暮色
垂垂，常有人在这石阶上洗涮物什，石面被
水摩挲得精光溜滑。堤上游人多来去，如浮
萍聚散。一直以来，无数人踩着这条岸离去
或回来，各自带着忧愁或欢欣，这些足印无
声，却分明都沉淀于河床深处了。唯有长江
水昼夜不舍流淌，漫过了无数人的眼睛。

江堤是活的史书。有段时间，我常遇见
一名老者，拄着竹杖在堤上踱步，嘴里念叨着

“江水三变”——唐时是诗，宋时是画，明清成
了戏文里的水袖。堤岸的末端处有一座锁
江楼塔，它在千年风烟里独自站立了多少个
昼夜？想当年，大江奔来如野马不驯，正是
这样一层一层拔高的古塔，锁住江涛的狂
暴，让百姓得以安睡在堤后，永保风调雨顺。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城区段的栈道
像条银链，将散落的明珠串成项链。我在
锁江楼旁边的四条铁牛附近遇见放风筝的
孩童，线轮转动间，纸鸢掠过楼塔。孩子们
的笑声惊起白鹭，翅尖划破的天空里，恍惚
看见当年“九派浔阳郡”的樯桅如林。

远处，运沙船在暗沉的江面行驶，红绿
灯火摇曳在水中央划出曲折的光线。那是
流动的星光，是奔波的生计，是生活从未歇
止的鼻息。在这吞吐万古的长江之上，小
小灯火是沉浮，而江依旧是江。那光痕撕
破江面的厚暗又粘合，生生不息地，竟把古
老的黑暗犁开一道明亮的生路来。

最妙是雨后走江。水雾在江面织出薄
纱，对岸的小池镇若隐若现，两地直线距离
仅约3公里。有回遇见一名画油画的青年，
支着画架在堤上写生。他笔下的长江既非
壮阔也非温柔，而是“一江混沌的青铜色”，
说这颜色里藏着九江城的基因密码。我望
着他沾满颜料的帆布鞋，忽然明白为何有的
年轻画家总画不好长江。后来，儿子以他专
业的美术口吻调皮地告诉我，他们要么把它
装进湖的框架，要么用海的尺度丈量。

暮色中的江堤最是动人，夕阳将江水
染成金箔。有个穿汉服的姑娘常在此吹
箫，箫声混着汽笛声飘向远方。见的次数
多了，就熟络起来。见我路过，她歇下来与
我交谈一些自己喜欢和熟悉的知识。一
次，她笑着对我说：“走江不是散步，是和长
江对话。我们九江人，是在江水里洗魂。”
我猛然觉得，江水冲刷出的文化年轮，得用
脚板去量，用耳朵去听，用心去体验，去感
受浪花的味道和江州司马的感慨。

夜里走江，如同走在古今的裂隙处。
脚步踏着今宵的堤沿，目光却要穿透千年
水光。是啊，江水依旧日夜奔流，带不走也
冲不散什么。它把历史泡成老茶，将文化
酿做陈酒，让每个走江的人，鞋底都沾着九
江城的魂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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